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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圖加特舞團滬演《茶花女》斯圖加特舞團滬演《茶花女》
【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在

本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上，德國斯圖
加特芭蕾舞團帶來了芭蕾舞劇《茶花女
》。作為第十四屆上海國際藝術節參演
項目，芭蕾舞劇《茶花女》日前亮相上
海大劇院，該劇分別由德國斯圖加特芭
蕾舞團首席舞者姜秀珍（韓籍）、艾麗
西亞．阿瑪特里恩扮演茶花女，馬爾金
．拉德梅克、詹森．雷利扮演亞芒。

古老劇團再造經典古老劇團再造經典
斯圖加特芭蕾舞團前身是符騰堡宮

廷皇家芭蕾舞團，是全球最古老和最負
盛名的優秀舞團之一，其最早演出記錄
可追溯至一六○九年。二十世紀六十年
代，在英國 「戲劇芭蕾」編導大師約翰
．克蘭科的執導下，該團締造了對舞蹈
界影響深遠的「斯圖加特奇迹」，成為首
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德國舞團，並以其
在長篇敘事芭蕾舞劇以及全新編排優秀
舞劇方面的深厚造詣而備受讚譽。此前
，斯圖加特芭蕾舞團已先後在中國演出
過《羅密歐與茱麗葉》和《馴悍記》。

舞 團 藝 術 總 監 瑞 德 ． 安 德 森
（Reid Anderson）表示，他上世紀七十
年代第一次來到中國，就對這裡多樣的
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之後每次來華
都感覺是一種榮幸。

今次在滬獻演的《茶花女》由約翰
．諾伊梅爾編舞，執導。在舞蹈編排上
，表現男女主角情感細膩變化的多段雙
人舞皆極盡芭蕾曼妙之美，感人至深。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茶花女的扮演者之
一，韓籍藝術家姜秀珍今年已經四十四

歲，茶花女這個角色她已跳了十四年。
作為舞團的首席演員，她曾獲得 「二○
○七年科蘭克獎」等多個重要獎項。

主角姜秀珍馬爾金主角姜秀珍馬爾金
演出前，姜秀珍與男主角之一的馬

爾金．拉德梅克雙雙亮相。這一對組合
已經合作六年，儘管從實際年齡上說，
馬爾金要比姜秀珍小，但兩人均表示，
在劇中的感情交流與融合上沒有問題。
「一上台我就會完全投入角色，並不會

意識到馬爾金比我小，我們配合得很好
也很有默契。」姜秀珍說。

在姜秀珍看來，諾伊梅爾的編舞很
好地將原書中的人物情感變化以戲劇性
的方式演繹出來，非常到位。而她最欣
賞的是劇中的三段雙人舞段落。馬爾金
．拉德梅克則表示，《茶花女》是他從
舞以來以主演的身份跳的第一部最重要
作品， 「雖然剛開始很緊張，但劇中十
分複雜的雙人舞段落也讓我成長了許多
，姜秀珍也會以她多年的表演經驗帶動
輔助我。」

別具創意的 「蕭邦音樂會」舞劇的
配樂也獨具特色。出乎意料的是，當年
的主創者並沒有採用威爾第歌劇音樂，
而是選用了純鋼琴曲。或許也是為了配
合《茶花女》的悲劇主基調，所有的樂
曲都為蕭邦之作。所以，欣賞該劇對舞
迷來說是享受，對樂迷也是一場盛宴。

在劇中，觀眾能欣賞到蕭邦的《f
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全曲、《第一鋼
琴協奏曲》中的《浪漫曲》以及其他一
些膾炙人口的獨奏曲。

【本報訊】記者楚長城、趙志真河南
報道：軍旅書法家司馬武當廉政文化書法
作品展日前在河南省商都藝術館展出，司
馬武當的百餘幅作品，把書法藝術與廉政
文化同時展示，讓觀眾在欣賞書法作品的
同時，修身養正、崇善尚美、教化人倫。

這次活動由河南省軍區紀委、河南省
文聯聯合主辦，濟南軍區美術書法研究院
和河南省書法家協會承辦，是河南省軍區
廉政文化建設座談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司馬武當曾任河南省軍事檢察院檢察
長、鄭州警備區副政委兼紀委書記，大校
軍銜，現任解放軍美術書法研究院書法創
作藝術委員會委員、濟南軍區美術書法研
究院副院長、河南省書協副主席、河南省
草書專業委員會主任、河南省硬筆書法家
協會主席。

司馬武當擅長硬筆書法和毛筆書法，
這次展出的近百幅作品多是近期創作，作
品突出廉政文化這個主題，內容豐富，筆
墨精到。

司馬武
當說，筆墨
當隨時代。

書法家要有擔當，勇
於承擔責任。當一個
書法家的書法一旦被
社會認可，就不再是
自娛自樂的個人行為
，就應擔負起文化傳
播的使命，肩負起陶
冶情感、燭照心靈、
塑造高尚、以文化人
的社會重任，構建和
諧社會，維護精神道
義，成為真善美的傳
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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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芭蕾劇《茶花女》中扮演阿
芒和茶花女的斯圖加特芭蕾舞團
舞者馬爾金（右）、姜秀珍

本報攝

▲馬爾金（左）和姜秀珍表演雙人
舞 本報攝

▲兩對 「瑪格麗特」 和 「亞芒」 共同亮相 本報攝

▲

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中心總裁王雋（右）向斯
圖加特芭蕾舞團藝術總監瑞德．安德森頒發演出
紀念獎牌 本報攝

▲

司馬武當章草作
品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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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輝的作品，沒少拿「文藝」來
說事兒

從早期的《思凡》和《琥珀》，到近年的音樂劇
《三個橘子的愛情》，有 「中國內地小劇場教父
」之稱的孟京輝，沒少拿 「文藝」說事兒，包括
這齣披了喜劇外衣的《兩隻狗的生活意見》。

萊蒙托夫名叫《帆》的一首詩，被從村裡進城
找「骨頭」也找理想的旺財（劉曉曄飾）和來福（韓
鵬翼飾）兩兄弟，開頭念了結尾念。「下面湧着清
澈的碧流，上頭灑着金色的陽光，不安分的帆兒
卻祈求風暴，彷彿風暴裡才有寧靜之邦。」這樣
欲說還休的理想主義的詩，再配上《黃色潛水艇》
和崔健的《花房姑娘》，誰又敢說這「狗富貴勿相
忘」的兩兄弟的故事，不是帶着淚的？

一捧一逗場子熱鬧
說白了，兩隻狗的故事是講給人聽的，講給

城裡人聽的，講給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卻總愛捧杯
卡布其諾坐在咖啡館的城裡人聽的。也保不齊，
這咖啡店裡坐着的人，挎LV包的人，以及那些
總喊着「幸福死我們吧」的人，不會像來福一樣，

突然地被童年故鄉的一隻小鴨子，擾亂了心思。
《兩隻狗的生活意見》的香港首演，在本月二

十六日晚八點。其實，不管幾時開演，總有些觀
眾難改遲到的習慣，只是那晚，劉曉曄和韓鵬翼
兩演員竟拿觀眾遲到這事兒開起玩笑來。「哎，
等戲演完了您留下，我們給您從頭演到這兒。」
「哎呦，這位觀眾，您來了，不巧，我們這戲啊
它剛演完。」諷刺和調侃都帶着京味兒，也都有
分寸，因此不論遲到的早到的，都不覺尷尬也不
覺煩。這麼來來回回一捧一逗，場子熱起來了，
戲也可以借着熱往下演。

故事其實挺簡單。來福和旺財兩隻狗在路上
撞見，因為媽媽的一封信，認了兄弟一起進城。
在城裡，兩隻狗為「骨頭」又或為「理想」四處碰壁
，先是旺財被關進監獄，後來旺財入院割闌尾花
了八千八，後來兩兄弟去當保安被人追打，再之
後來福被人包養又被趕出家門。最後，兩兄弟在
城裡混不下去了，划着船離開了城，說要回家。
可是這家究竟回了沒，又或究竟還能不能回，誰

都不知道。就像萊蒙托夫詩裡寫的那樣，那風暴
裡的寧靜之邦，若離了風暴，還稱得上寧靜嗎？

前半拖沓結尾匆匆
兩演員演技沒得說，能演能跳能說段子，興

頭上還能扯着嗓子嚎兩句崔健。演小人物，耍嘴
皮子逗趣可以，但最緊要一點是不能演俗了，就
像劉曉曄說的，「要有一顆高貴的心」。台側兩樂
手，髮型酷似花輪的遲飛和胖子張聰平子，都沒
少被演員打趣，一直忍了兩小時，到終場前那首

《黃色潛水艇》，才走到台中央，甩頭髮耍酷什麼
的，玩得很High。

若說這戲還有什麼缺陷，那是在劇情演進的
節奏上。似乎，前半部分有些拖，以至後面講兩
人在城裡的遭遇種種，未來得及好好鋪排就匆匆
結了尾。而且有些段子，比如做愛和強姦之類，
穿插得過於生硬了，kitsch（媚俗）味道太濃，刪
去也並無不可。

詹 木

《兩隻狗》瑕不掩瑜

心裡沒譜心裡沒譜 即興發揮即興發揮
本報記者 李 夢

劉曉曄韓鵬翼談香港首演《兩隻狗》

▲來福和旺財在城裡呆不下去了，準備划船回鄉下

▲旺財動手術割闌尾花了八千
八，暗諷「看病貴」問題

▲兩隻狗進了城，當保安
卻被人追打

◀劉曉曄演的旺財，愛財也愛
耍點小聰明

▼劉曉曄（左）和韓鵬翼在劇中飾演
兩隻從鄉下進城闖蕩的狗 本報攝

孟京輝導演的《兩隻狗的生活意見》日前在香港大會
堂劇院演了三場。雖是香港首演，可導演最後還是沒能趕
來捧捧場子，說是帶着新排的話劇《活着》在廣東巡演。
「導演特忙。」劇中飾演旺財的劉曉曄說。

「和演員聊吧，演員都特牛。」孟京輝在微博上回了
記者這樣一句。言外之意是，這齣戲從二○○七年開始演
，到今天都八百多場了，自個兒能立起來了，用不着導演
跟着了。

五年演出八百多場
其實這戲，從開演到現在，一直沒讓導演費過心。

「這戲沒人兒寫，沒本子，就是胡來，走一步算一步。」
劉曉曄東北人，現在北京舞蹈學院音樂劇系教書，操一口
「半地道」的京片子。

起因是劉曉曄家養的兩隻狗，天天折磨他。孟京輝有
回開玩笑，說那你們就借一小說（《一隻狗的生活意見
》）的名，排一齣《兩隻狗的生活意見》唄。在劉曉曄那
裡，排這戲的原因其實特簡單， 「就是我和當時演來福的
陳明浩都覺得，我們倆是中國非常優秀的青年演員，就想
排一個能讓觀眾覺得我們倆演戲演得好的戲。」

說白了，就是兩人 「不想老演配角兒」。 「站在台前
頭」是這兩演員的理想，就像劇中村裡住的來福和旺財兩
條狗鐵了心要進城一樣。

為了這理想，幾個人沒事兒就湊一塊兒商量。劇中幾
處有意思的段子，比如 「媽媽的信」，比如調
侃台上樂手或者搶台下觀眾背包之類，都是
「玩兒出來的」。甚至當時連個基調也沒定，
「想演悲劇來着，演着演着就成喜劇了」。

別看這戲已經在國內外的戲劇節藝術節上
演了那麼多場，也在紐約肯尼迪中心演過
「Chinglish」版本，劉曉曄和韓鵬翼這回來香

港演，其實 「心裡挺沒譜兒的」，不知道講慣
聽慣了粵語的觀眾， 「能不能看明白咱們這戲
」。為了更接地氣，他們在香港版本中加入了
諸如 「奶粉賣斷貨」、 「潮性辦公室」和 「海
港城」等新段子。

這其實也是《兩隻狗的生活意見》這戲常
演常新的原因：在哪兒演，就揪過那裡的事兒
來說道說道。這種全憑現場發揮的即興表演，
加上相聲和意大利假面喜劇種種手法的穿插，
令到孟京輝覺得這戲， 「有種特別舒服的審美

」。無怪作家洪晃看過之後說： 「整個劇

場笑得人仰馬翻」。
觀眾是樂壞了，也忙壞了演員倆，經常東奔西跑 「兩

天轉仨地方」不說，還得一邊演一邊打磨這戲，別讓觀眾
看煩了。巡演這些年，老搭檔陳明浩因身體不適退出，劉
曉曄便拉來他在北京舞蹈學院的學生韓鵬翼，頂替飾演來
福一角。

劇場笑得人仰馬翻
這師徒倆搭檔的頭五十場，演出後徒弟沒少挨

師傅罵。 「罵完之後他（韓鵬翼）也生氣，生完氣
半夜打電話來，說『我錯了』。」劉曉曄笑道
。其實劉曉曄的罵，都是衝着戲去的，包
括節奏的掌控和兩人互相拆台的分寸，都
是為了這戲更好看也更耐琢磨。他覺得，
現在的年輕人，肯下功夫練基本功，肯為
一場戲仔細摳仔細琢磨的，越來越少了。

他說也不能怪這時代浮躁了。 「就拿
我自己舉例子吧，之前不能 『下叉』，三
十四歲才開始練。覺得自己缺東西了，就
學。」

「現在『下叉』能下下去了？」記者問。
「能，」韓鵬翼插一句

：「他是我見過的最柔軟的胖
子。」


